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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关系正“坡道起步”，搞不好就会“溜车”

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白宫高规格会见了
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一同参加会见的俄方官员还有
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
这是继4月12日俄总统普京突
然决定会见访俄的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之后，美俄两国之间的
又一次高级别互动。

拉夫罗夫是特朗普上台后
访美的最高级别俄方官员，有
意思的是，陪同拉夫罗夫做客
白宫的基斯利亚克是个敏感人
物。此前，上任20多天就被迫辞
职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弗林，就被指在特朗普当选

后多次与基斯利亚克联系沟通
美俄关系。而就在拉夫罗夫到
访美国前一天，正主持特朗普
团队“通俄门”调查的美国联邦
调查局局长科米被特朗普解
职。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在白
宫高调会见拉夫罗夫，可谓顶
住了不小的国内压力。

这次拉夫罗夫与特朗普会
谈，一个重要成果是确认了两
国元首将在7月德国G20峰会
期间会面。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曾在去年11月中旬与普京通过
电话，两人聊了3小时。今年1月
20日正式就任以来，特朗普与
普京之间有过三次通话交流：
第一次是在1月28日；第二次通
话是在4月3日，特朗普就圣彼
得堡恐袭向普京表示慰问；第
三次是在5月2日，双方重点交
流了叙利亚和朝核问题。

其实，纵观当前美俄关系，
即便7月特朗普与普京见了面，

双方之间讨论的话题也无外乎
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朝鲜
半岛局势、伊核协议等主要热
点问题。

伊核协议是业已达成并获
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虽然特
朗普一直对此持批评立场，并
威胁撕毁协议，但这还要看接
下来伊朗大选后新一届政府的
动向。

乌克兰危机虽然是导致美
俄对峙的直接导火索，但鉴于
俄罗斯不会吐出已经吞并的克
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僵
局，俄罗斯与美欧都很难在现有
情况下做出明显让步。在北约进
一步东扩加压的背景下，东欧很
难成为美俄缓和的突破口。

虽然朝鲜半岛局势近来大
热，一度到了近50年来最危急
的时刻，但朝核问题的主要矛
盾在于朝美，利益攸关方是中
韩，俄罗斯的位置相对边缘化，

影响和发挥空间都比较有限。
但由于“萨德”问题叠加，俄美
在东北亚地区实际上也表现出
一定的对抗性。

相比之下，叙利亚问题虽
然持续时间长、局面越加复杂，
但不断出现的新进展也意味着
这里发生变数的可能性比较
大。4月6日，特朗普下令空袭叙
利亚政府军机场，本月下旬特
朗普上任后首次出访也将前往
中东，显示出美国强化在中东
存在的趋势。

同样，作为对美军空袭叙
利亚的回应，俄罗斯一架A-50
预警机本月初部署到了叙利亚
拉塔基亚基地，同时俄土伊三
方在阿斯塔纳达成协议在叙利
亚设立“冲突降级区”，且这一
区域不对美国领导的反恐“国
际联盟”开放，显示出俄方试图
掌握解决叙冲突主导权。

美俄双方都在叙利亚频繁

下注投入更多精力，既为两国在
反恐以及处理叙利亚危机上提
供了合作可能，也意味着双方发
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对以上热点的分析不难看
出，目前的美俄关系整体上处于
一个“坡道起步”的敏感期，双方
首脑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
和动力，但双方尤其是特朗普一
方又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外部阻
力，如何掌握好油门力道以及放
手刹的时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这点来看，无论是特朗
普与普京通话，还是美俄外长
高调互访并受到对方较高礼
遇，都属于试探性举措。在两国
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
下，加之美国国内的反俄情绪，
美俄高层现阶段接触的象征意
义更多一些，两国关系实质性
改善道阻且长，稍有不慎非但
起步不成，还可能出现倒退“溜
车”的危险。

在议会上奶孩子，网友直呼“受不了”

在议会上给孩子喂奶？这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本
周，这一幕出现在了澳大利亚
联邦议会上。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联邦参议员拉丽莎·沃特斯在
9日到联邦议会参加投票时，在
会议期间给两个月大的女儿喂
奶。这一举动甚至还创下了一项
纪录，她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在
议会开会时哺乳的女性。

其实，沃特斯早就想这么
做了。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她
就曾暗示可能会在议会大厅里
给女儿喂奶。这是因为去年澳
大利亚联邦议院修改了开会规
则，允许女议员把孩子带进大
厅照顾，而沃特斯就是这项新
规定的推动者之一。

哺乳后，沃特斯发了条“推
特”。这名两个孩子的妈妈写道：

“很自豪我的女儿成为第一个在
联邦议会中吃奶的宝宝。希望议

会中能出现更多的妈妈。”
有人可能要问，大庭广众

之下给孩子喂奶，是不是太过
暴露？这点倒是不用担心：从照
片上可以看出，沃特斯在肩上
搭了一条宽毛巾，正好在给女
儿喂奶时遮住胸部。

这事儿在不少外媒看来是
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澳大
利亚女参议员、首都地区前任
首席部长凯蒂·加拉格尔接受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坦

言，像沃特斯这种一边工作一
边照顾孩子的模式应该得到认
可。“全球的女议员都在这样
做，能看到澳大利亚的议会中
也有人这样做令人非常高兴。”

凯蒂说的“全球女议员都
在这样做”的案例确实不少。
2015年7月，阿根廷女议员维多
利亚·东达·佩雷斯就曾在议会
中给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喂奶，
当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去年，一名冰岛女议员在议会

上发表演讲时，还在给怀里６周
大的宝宝哺乳。去年1月，一名
西班牙女议员也在议会上抱着
5个月大的儿子哺乳。

美 国 有 线 电视新 闻 网
（CNN）5月10日刊登了美国女
权律师吉尔·菲利波维奇的一
篇文章。菲利波维奇认为，给婴
儿哺乳本来就是女性生理所决
定的，既然以前女性可以在做
饭时、种田时、做小买卖时给孩
子哺乳，那么在议会中给孩子
哺乳也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一
名女性当选为议员，又生了孩
子，她不应该非得在继续担任
公职和选择照顾孩子中作出二
选一的选择。”

菲利波维奇还回答了另一
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在议会中
给孩子喂奶显得很“色情”或

“诱惑”。她认为，身体的不同部
位是有不同用途的，哺乳就是
女性身体的其中一项用途。“如
果只是因为一名女性在哺乳，
男人就坐不住了，或者无心工
作，那他们可能并不适合担任
公职。”

为啥菲利波维奇对此事如
此看重呢？原来，在美国，关于

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还有相关
立法规定。首都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和49个州的法律允许
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不过只有
华盛顿和29个州立法保护哺乳
女性不被指控有伤风化。也难怪
她这篇评论的标题就是：“从给
孩子哺乳的澳大利亚参议员身
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尽管此事得到了舆论的普
遍支持，但想让“在议会给孩子
喂奶”这件事不再成为一件稀
罕事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关于这条
新闻的评论中，大多数网友还
是表示难以接受。一名来自墨
尔本的网友说：“我不是对职场
妈妈或者哺乳有什么偏见，但
工作就是工作，任何行业都没
有让员工在工作时给孩子喂奶
的惯例，政府也应如此。”这条
评论获得了350多个点赞，只有
26人反对。另一名澳洲网友的
评论更尖锐：“不要这么做，你
是来议会代表人民的，而不是
来喂孩子给所有人看的。”还有
人说：“她真的认真对待工作了
吗？这行为真是轻佻，喂奶应该
是件很私人的事情。”

在网络文化中，“开脑洞”
是个常用语，形容想象力非常
丰富。可是你知道吗？几十年以
前，“开脑洞”曾经作为一种手
术在欧美医学界被鲁莽而轻率
地广泛使用过，全球有数万人
被这种恐怖的“脑洞手术”杀死
或弄傻了。

这项手术就是“前脑叶白
质切除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
昭著的手术，没有之一。

1935年5月10日，在伦敦召
开的神经学大会上，两位美国
医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
们损毁了两只黑猩猩的前脑叶
与其它脑区的神经连接，结果发

现这两只黑猩猩变得温顺了许
多。这个报告启发了参会的葡萄
牙医学家安东尼奥·莫尼斯，作
为神经病学家，他一直苦于寻找
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方法。

莫尼斯是个敢想敢干的
人，当年11月，他就在自己的病
人身上做了第一次手术尝试。
他和他的助手在病人颅骨上锯
开一个口子，然后再通过这个
开口向前脑叶当中注射乙醇来
杀神经纤维。手术之后，病人活
了下来，并且症状有所减轻，尽
管病人最终没有恢复到能出院
的地步，但是莫尼斯依然宣称
他的手术取得了成功。

很快，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精
神病院的医生仿佛迎来了曙
光——— 只要这么一个小小的手
术，那些狂暴的患者就会变得
像小宠物一样任人摆布。但由

于莫尼斯的方法需要给颅骨定
位、钻孔等等复杂的程序，因
此，这个听上去就很恐怖的手
术被限制在了少数大医院里才
能进行。

然而，不久之后，一个小
“改进”将这个“魔鬼”释放了出
来。

1939年，美国医生弗里曼
对这种“手术”进行了一项“改
进”，他发明了所谓的“冰锥疗
法”。这种“手术”是真正意义上
的“触目惊心”——— 医生直接用
锤子将一根大概筷子粗的钢针
从病人的眼球上方凿入脑内，
而后徒手搅动那根钢针以摧毁
病人前脑叶。

这种手术简便快捷，因而
大量的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一下
子具备了手术条件，该手术被
迅速推广开来。由于这种手术
既没有精确的定位，也没有标

准的操作流程，医生往往是凭
感觉对着病人大脑乱捣一气，
所以术后病人的表现可谓千奇
百怪，大多数人丧失了意识，只
能如行尸走肉般麻木地生活。

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段，
这种本该是治疗严重精神病的
最后手段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
俨然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
油。在日本，许多小孩子被他们
的家长送去做前脑叶白质切除
术，而原因仅仅是家长觉得他
们“不乖”。在丹麦，政府专门为
这类“新型疗法”建造了大量医
院，而针对的疾病则是从弱智
到厌食症无所不包。在情况最
严重的美国，由于弗里曼等人
鼓吹“精神病要扼杀在萌芽状
态”，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经过仔
细检查就被拉去做了这种手
术。据统计，1939年至1951年，
仅在美国接受“前脑叶白质切

除术”的人就达1 . 8万人之多，
而全球则数以万计。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痴迷于
这项恐怖的手术呢？今天我们
已经很难得知，但一个耐人寻
味的细节是，最先叫停该手术
的国家，居然是当时被西方国
家所妖魔化的苏联——— 早在
1950年，在精神病理学家加雅
诺夫斯基的强烈建议下 ,苏联
政府叫停了该手术。而医学更
为发达、言论也相对自由的美
国，反而直到1977年才禁止了
该手术的滥用。

这种奇怪的反差引人深
思，也许，苏联特殊的非营利性
医疗体制很可能是促成该国最
早看清手术真相的原因。而在
美国等国家，正是在大量靠该手
术牟取暴利的“弗里曼”们的鼓
噪、坚持下，医学界迟迟没有得
出原本早该看清的正确结论。

“冰锥疗法”开脑洞，医学曾如此疯狂

澳大利亚议员沃特斯在议会上给孩子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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